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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商君书》高频词透视其驭人之道

孙泽方

(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,山东 曲阜273165)

  摘 要:选用语料库,以《商君书》中高频词为线索,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,从驭身、驭心

两方面透视《商君书》,可以发现,其驭人之道为:以赏罚二柄为根本手段,以法律为根本准绳驭身,
以求达到让民尽死力不怕牺牲的理想效果;以批判传统道德,灌输法律条文,提倡极端化的“朴”
“忠”驭心,以达到“归心”“亲上”的理想效果;追求使民众“亲上死制”的最高驭人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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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商鞅,原名公孙鞅,在秦国推行变法,使偏居西

隅的秦国一跃成为富强国家,为其后百年秦国的战

胜攻取,统一中国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《商君书》是
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,通常认为是商鞅及其后学

的著作汇编,基本能反映商鞅的变法理论与基本措

施。为论述方便,本文将《商君书》作者暂称为商鞅。
本研究试图通过其高频词的使用,透视其所蕴含的

驭人之道。本文所用语料库为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

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”(网络版)中的“古代汉语

-战国-商君书”,文中所有例句均来源于此。
古代汉语语料中,频次最高的词通常是虚词。

我们在语料库中检索到的《商君书》中几个频次最高

的虚词及其条数分别为:之,133条;而,128条;者,

124条;以,116条;也,104条;其,100条。因此,我
们将“之”的条数133条,大致确定为频次的上限,将
其他词的条数与其相比,取百分数,去掉百分号,称
相对条数,以更加直观地显示频次的相对高低。下

文所说的条数,都是指计算后的相对条数。我们将

结合具体语料,首先考察商鞅驭人之道的逻辑起点,
然后进一步从驭身、驭心两方面展开论述。

  一、驭人之道的逻辑起点

犬戎攻破西周镐京,迫使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,
周朝中央政权元气大伤,对各地诸侯的控制力急剧

减弱。天下礼崩乐坏,失去正常的统治秩序,进入了

长期的混乱状态,“礼乐征伐”不再“自天子出”而“自
诸侯出”。诸侯力争,迭相称霸,“强者事兼并,弱者

务力守”,臣弑君,子弑父,各种严重违背政治与道德

伦理的事件层出不穷。国际秩序乱,国内秩序乱,伦
理道德乱,意识形态乱,这种种社会乱象,幻化成《商
君书》中繁多的“乱”字(29条),例如:

(1)是以官无常,国乱而不壹,辩说之人而

无法也。
面对混乱现实,当时的思想家们殚精竭虑,各抒

己见,形成了“处士横议”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诸子

百家们都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,而是普遍以政治为

导向———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”。一个

“治”字,可以说是诸子百家思想的共同归宿。商鞅

对“治”这一理想状态的追求,突出地反映在“治”的
高频次使用上(56条):

(2)常官则国治,壹务则国富。国富而治,
王之道也。
要“化乱为治”,就要找出乱的原因。《商君书》

认为,社会大乱的原因就是“私”“邪”,也就是与君国

利益相龃龉的民众、官吏的利益,故其主张对其高压

压制,严厉打击。《商君书》中“私”字条数多达17
条,“邪”字条数多达9条,足以见出商鞅对其敌视之

深。《商君书》中“治”字的条数约为“乱”字的两倍,



第40卷 第4期 孙泽方:从《商君书》高频词透视其驭人之道  

可见商鞅更着眼于积极扭转混乱局面,以达“治”的
理想状态。在商鞅看来,这一理想状态就是,将秦国

打造为一架专制君主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恐怖的战

争机器,使秦王能扫平群雄,一统宇内,建立起符合

自己意志的新的统治秩序,也就是称王。《商君书》
中“王”字的条数高达43条,充分体现了商鞅对这一

愿景的向往,如:
(3)凡战者,民之所恶也。能使民乐战者

王。
一言以蔽之,《商君书》的总目标是:化乱为治,

称王天下。那实现总目标的总路线呢? 孔子说过:
“吾道一以贯之”“忠恕而已矣”。[1](P39)笔者认为,商
鞅的所有策略,归根结底,也可用一个字来概括,那
就是“壹”。其实质就是极端的专制主义,将整个国

家整合为由君王操纵的浑然一体的精密机器。严格

来说,先秦诸子的理论都算是专制主义学说,如儒家

的“见志不从,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”[1](P40),墨家的

“上之所是必皆是之,上之所非必皆非之”[2](P109),道
家的“道大,天大,地大,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,而王

居其一焉”[3](P171);但直至商鞅,才把专制主义从理

论与实践上提升到了极端的地步。商鞅试图以此扼

杀一切民主因素,达到君主控制一切,随心所欲的地

步。《商君书》中“壹”字的条数高达21条,正见出了

这一点:
(4)圣人之为国也,壹赏,壹刑,壹教。壹赏

则兵无敌,壹刑则令行,壹教则下听上。
《商君书》的总路线可称为三壹政策:壹赏,壹

刑,壹教。其实质是君主以自己的意志控制人民的

行动思想,即达到驭身、驭心的双重效果。还原了

《商君书》的总目标与总路线,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

理解《商君书》驭身、驭心的驭人之道。

  二、驭身之道

驾驭民众,实现拨乱反正扭乱为治的主体,自然

是国君。《商君书》中高频次出现的“君”字(35条)、
“主”字(31条),正透露出商鞅的学说是为封建帝王

服务的,是其“君人南面”的法宝,如:
(5)明主之使其臣也,用必加于功,赏必尽

其劳。
《商君书》中,“民”字的条数高达90条,比“君”

“主”之和(66条)还要高得多,这还没有算上“人”
(47条)中指老百姓的一部分。这反映出商鞅更加

关注治理的对象、国家的主体———民。怎样对待民

呢? 在商鞅看来,就是“使”“令”。《商君书》中,“使”

字的条数为37条,“令”字的条数为29条,如:
(6)利出于地,则民尽力;名出于战,则民致

死。入使民尽力,则草不荒;出使民致死,则胜

敌。胜敌而草不荒,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。
(7)故圣人之为国也,入令民以属农,出令

民以计战。
所谓“使、令”,就是对民众的强制性行政指挥。

在商鞅心中,这种使令背负着雷霆万钧的刑罚之威,
民众是不可以对其有所疑议或抗拒的。这种对老百

姓绝对化的使令式管理,承袭了之前的政治传统,并
将其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峰。商鞅之前的政治现实

与学派大多对人(战国之前主要指士、大夫、诸侯、天
子等贵族)还是讲些民主的,但对民则大抵带有专政

的成分。如孔子说: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

爱人,使 民 以 时”[1](P4),“民 可 使 由 之,不 可 使 知

之”[1](P81)。其对待人(贵族与官吏)与民(平头百姓)
的方式就有所区别。孟子曾言:“为政不难,不得罪

于巨室”[1](P167),“以佚道使民,虽劳不怨”[1](P305)。老

子曰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[3](P253),“常使民

无知无欲,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”[3](P86)。对于贵族,其
往往要照顾一下他们的看法与感受,而对于民,则大

多以“使令”为主。商鞅将对民的使令式管理绝对

化,使之更加简单粗暴,以至于无以复加,只要国君

一声令下,垦田的农夫便得化身为不知疲倦的愚公,
进攻的士兵便得勇往直前。

对民众进行身体控制,也就是驭身,其根本手段

就是赏罚二柄。赏罚二柄的根本着力点,就在于人

性的好恶———好荣恶辱,好饱恶饥,好贵恶贱。此乃

人性之常。商鞅以冷峻的目光,审视人性之常与乱

世之中的人性之变,将其结合起来,量身定做出一揽

子的赏罚套餐(赏包括爵位、土地等,罚包括肉体、名
誉与经济等),从而实现了对民众简单直接的身体控

制。重赏之下,必有勇夫;重罚之下,多无敢者———
在左手胡萝卜,右手大棒的秦国国君面前,秦国民众

已经身不由己,拱手将身体的主权奉上。《商君书》
中,“赏”字条数为29条,“罚”字(11条)和“刑”字
(26条)总条数为37条。这恰是商鞅“重赏重罚,赏
主罚辅”驭身术的明证。

赏罚不能凭君主一时的好恶,而要有相对客观

与稳定的依据,这就是法———商鞅政治统治术的核

心。商鞅主张全面详细立法,一切以法律为准绳,严
格执法,不偏不私。“明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

教;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。”法家更加重视法治,与
推崇人治的儒家泾渭分明。孟子曾言:“大匠能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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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矩,不能使人巧。”[1](P326)《书经·大禹谟》曰:“人
心惟危,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”其追求的

是圣人政治,是一种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的天才式

恰到好处的随机应变,类似于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
所提出的“哲学王”式的政治。商鞅显然不认同这种

模式。他认为,圣人也会犯错误,且帝国世袭罔替的

君权继承体制,无法保证君王代代是睿智无两的圣

人。因此,他设计出了一套恢恢法网,以之作为君主

驾驭民众之身的神器。从出土的律令繁琐细致的秦

简中,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泰国民众所面临的状况。
《商君书》中“法”字的用例多达50条,与其在《商君

书》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相称。这也正是商鞅被称为

法家的原因所在。如:
(8)故立法明分,而不以私害法,则治。
(9)是故明王任法去私,而国无隙蠹矣。

法家的“术”指君王监察臣下,保证一切按法律

运转的手段;“势”则指君王独一无二,从不旁落的绝

对权力。《商君书》中,“术”字的条数只有4条,“势”
字仅有8条,这说明与韩非等后期法家相比,商鞅的

统治术还不够完善。要想统一天下,顺利称王,除了

具备“法、术、势”三个硬条件以外,还要具备一个软

条件,那就是君主的统治智慧,也就是商鞅所说的

“明”。“明”字在《商君书》中也有34条之多,如:
(10)所谓明者,无所不见,则群臣不敢为

奸,百姓不敢为非。
商鞅凭借上述手段,实现了对民众的驭身。那

么,其驭身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? 说来或许有

些不可思议,那就是一个血淋淋的“死”字。秦国的

强大,靠的是什么呢? 是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是每一

个士卒将生死置之度外,奋勇拼杀所形成的强大合

力。民众的鲜血,铺就了秦国走向权力圣坛的红毯。
《商君书》中,“死”字的条数高达29条,基本都表达

民众为国君而尽死力,敢于搏命之意,如:
(11)夫治国者,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,名与

利交至。
(12)怯民勇,勇民死,国无敌者必王。

津津乐道于民众为君国利益而赴死,此诚可谓

孟子所谓“乐杀人者”。这足以见出商鞅及秦国国君

之残暴,以及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根

本对立。

  三、驭心之道

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“壹赏”“壹刑”之外,《商君

书》也相当重视无形的“壹教”。其所谓的教,实质上

是对民众的精神控制,也就是驭心。商鞅认为,若要

全面控制民众,仅仅靠驭身是不够的,因为法律之网

不可能尽善尽美,法律再细也不可能涵盖生活的所

有细节,君主再“明”,“势”再强,“术”再高,法律的执

行也不可能完全到位,而在法律的缝隙中,“奸”“邪”
“私”的种子就有可能萌发扎根,甚至“经起于秋毫之

末,挥之于泰山之本”[4](P61),动摇帝国的基础,而这

是商鞅所不能容忍的。因此,商鞅强调以驭心弥补

驭身之不足。其驭心之术主要是反道德,将民众心

中的牛山之木砍伐殆尽后,再撒下秦法的种子。《商
君书》中的“教”字有13条,主要指以法令教育民众,
使之深入民众骨髓,成为其第二本能。如:

(13)德明教行,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。
故明主者用非其有,使非其民。
《商君书》中,“德”字的条数仅为8条。其内涵

大致有二:以尧舜汤武等为代表的前世圣王的传统

道德;商鞅所提倡的农战之道、征伐天下、统一宇内

等具有新内涵的德。对此,商鞅旗帜鲜明地否定了

前一种德:
(14)故凡明君之治也,任其力不任其德,是

以不忧不劳,而功可立也。
商鞅旗帜鲜明地肯定了第二种德:

(15)力生强,强生威,威生德,德生于力。
圣君独有之,故能述仁义于天下。
这可以理解为商鞅对国内严刑峻法,对别国征

伐杀戮的文饰与合理化。《商君书》中“德”字的词频

之低,反映了商鞅对道德不重视甚至反道德的倾向。
商鞅认为,德对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无益甚至有害。
其对前一种德的否定,体现出其与管仲等前期法家

思想的区别。管仲不仅主张“以法治国”,同时也注

重德,能比较辩证地看待法与德的关系,而商鞅则走

向了片面化绝对化。
与此相应,《商君书》中,“礼”字的条数也只有

12条,且例句中几乎全为否定;“仁”字只有6条,
“义”字只有9条,且多为否定传统仁义,或篡改了仁

义的内涵,为残酷统治与血腥杀戮正名。大体而言,
商鞅基本否认了传统道德所具有的利国利民价值:
《商君书》中“孝”字条数仅为9条,其中还有3条指

的是秦孝公,其余6条全是对孝的价值的否定,而
“悌”字则没有用例,“弟”字仅有6条,其中还有4条

指弟弟,只有两条通悌,并且全对其持否定态度。
如:

(16)国有礼、有乐、有《诗》、有《书》、有善、
有修、有孝、有弟、有廉、有辩。国有十者,上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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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战,必削至亡;国无十者,上有使战,必兴至

王。
商鞅不仅认为孝悌等道德无益于国,甚至还认

为其危害极大,将会导致国力削弱直至国家灭亡。
(17)二者,孝子难以为其亲,忠臣难以为其

君。今欲驱其众民,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,臣以

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。
上例将“孝悌”与“刑赏”的作用进行了对比,臧

否分明。将践行与提倡传统道德礼乐者比喻为虱,
即吸食国家血液的寄生虫,这是《商君书》中一个独

具特色的比喻,在其他诸子著作中闻所未闻。商鞅

反复运用这个比喻(“虱”字的条数为6条),以表达

其对提倡传统道德者的厌恶和敌视,如:
(18)三官者生虱官者六:曰岁,曰食;曰美,

曰好;曰志,曰行。
《商君书》中,儒家常见的伦理道德仁、义、恭、

敬、惠、宽、恕用例都很少,仅有的用例也基本上全是

鲜明的批驳否定。那么,商鞅完全否定道德吗? 也

不是。有两个道德范畴是商鞅反复提及,大力提倡

的,那就是“朴”“忠”。“朴”是商鞅提及最多的,条数

高达11条。“朴”是商鞅对民众的要求。商鞅希望

民众蒙昧无知,浑浑噩噩,没有从事其他职业致富的

心计,也没有对抗政府的谋略,如:
(19)国去言,则民朴;民朴,则不淫。
(20)民壹,则农;农,则朴;朴,则安居而恶

出。
商鞅提倡的另一个道德范畴就是“忠”,其条数

为6条,都与臣搭配,并且全部为肯定。商鞅认为,

“忠”是臣子的最大道德,但这种忠与儒家的忠不尽

相同,儒家还说过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”[1](P30),
“从道不从君”等表示忠诚是有一定条件的话,但《商
君书》中的忠,已表示对帝王无条件的死忠愚忠,即
全心全意为帝王的利益服务。这是商鞅巩固绝对专

制的精神武器,如:
(21)如此,则臣忠、君明,治著而兵强矣。
(22)下卖权,非忠臣也,而为之者,以末货

也。
《商君书》认为,驭心的最高境界就是令民众“归

心”“亲上”,也就是使其自觉自愿地想君王之所想,
急君王之所急,如:

(23)圣人知治国之要,故令民归心于农。
(24)王者得治民之至要,故不待赏赐而民

亲上,不待爵禄而民从事,不待刑罚而民致死。
商鞅追求的驭人的最高境界,可以用《商君书》

的原话一言以蔽之,那就是“亲上死制”。
本研究采用语料库分析手段,定量分析与定性

分析相结合,以《商君书》中高频词为线索,透视了

《商君书》的驭身之道与驭心之道,希望能为相关研

究提供有益借鉴。因个人能力所限,疏漏之处在所

难免,望专家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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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Bymeansofcorpus,takinghighfrequecywordsinBookofLordShangastheclue,combi-
ningquantitativeanalysisandqualitativeanalysis,studythecontrollingwayofBookofLordShangfrom
theaspectsofcontrollingthebodyandcontrollingthemind;takepunishmentandrewardastwofunda-
mentalmeans,takethelawasthefundamentalprincipletocontrolthebody,inordertoachievetheopti-
mumeffectthatthepeopleservethekingwithmightandmain,notafraidofdeath;throughcriticisinmgof
traditionalmoral,theprovisionoflaw,advocatingextremehonestandloyalty,totrytocontrolthemind,in
ordertoachievetheidealeffectthatpeopleturntheirheartstoandbecomeclosetotheking;persuethe
highestformofcontrollingthatpeoplebecomeclosetothekingandarereadytodieforhisrule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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